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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有宽
窄，恰如人生
有薄厚，宽与
窄既是测量尺
度，又是人生
态度。

宽与窄并非一成不变，正如弹簧
般可屈可伸。心胸若宽，能盛百事；肠
胃狭窄，粒米难存。人生如行驶的舟
船，一帆风顺时不可自满，心依旧同大
海一样宽阔，一路便能平安度过。而
在遇到艰难险阻时学会自己变窄，削
减宽度，方能轻松穿过瓶颈，继续乘风
破浪。待人接物要宽，自我严格要窄，
人生成功与否，全在宽窄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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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的一天，天色有点阴，预报说有
雨。我们一行 5人，没有顾忌天气的变化可
能带来的不便，驱车直奔目的地——芦芽
山。还好，景区阳光普照，映入眼帘的，是
越发茂密的中间夹杂了些许黄色树木的松
树群。绿色是主色调，不算高，但浓浓的，
密密的，时而近，时而远，时而高，时而低，
错落有致，清爽怡人。我们纷纷拿起手机，
拍下一个个美好的瞬间。

换乘前往马仑草原的大巴车后，一座座
山峰在树木群中若隐若现，峰回路转，像海
浪一样绵延起伏。我想起张家界的山峰，旖
旎而秀丽；峨眉山的峰峦，险峻而巍峨。眼
前的芦芽山风姿，其美兼而有之，其势恰到
好处，自豪之情，油然而生。

车到达目的地时，天阴了下来。登上
山坡石板路，两旁树木的根部大都裸露在
地面上，像一只只巨手，紧紧抠着地面，细
碎的绿叶像一把巨伞，因为离得近，便有了
遮天蔽日的效果。树皮呈灰褐色，一片一
片翘出鱼鳞般的样子。看介绍说此树是长
在海拔 2400米至 3600米的云杉。

终于上到山顶。但所见完全出乎我的
意料。蓝蓝的天，绿绿的地，牛羊缱绻，天
地交汇的场景被能见度只有十几米远的大
雾笼罩。这样的天气，未免让人失落。

然而很快我就有了新发现。因为雾太
浓，以至于看不见天，此时的雾就是云，云
就是雾，整个人不知是在云里，还是在雾
里，倒像是在天上了。人们常说如入仙境，
现在应该就是身在其中了吧？

四季轮回，季节更替，美之所向，必是
避开了不良因素与心境之结果。群居带来
热闹，独处也未必寂寞。很多时候，我们的
格局，决定了我们的广度。做个有心人，你
的世界不会凋零。

秋游芦芽山
董敏伟

风纪扣，是男士制服领口上的一个搭扣，位置
在上衣第一个扣子的顶端。准确地说，它不能算
是扣子，应该叫领钩，由一眼一钩合成。这种领
钩，是金属材料制成的，属于精致型的饰品，牵制
勾连，共守咽喉。

风纪扣的名字古朴而雅致，容易让人联想到
诸如“正风肃纪”之类的训诫。是的，各走东西的
衣领顶端，因为有了风纪扣的维系，相向而行，共
结连理；齐整对称，严丝合缝；显隐有度，冷暖自
知。即使再随意的人，一旦系上风纪扣，便顿生出
几分庄重与威严。特别是在一些特别讲究礼仪的
场合，风纪扣的作用着实不容小觑。

记得我们当年的语文老师，一上讲台，便摘下
帽子和手表，轻轻放在讲桌上。唯有风纪扣，从不
触碰，春夏秋冬，严守始终。那举手投足之间的儒
雅，娓娓道来的话语，与那一丝不苟的风纪扣，和
谐而又默契。那画面，至今仍印在学子们心中。

小小风纪扣，扣住的是本分做人，规矩行事。

风纪扣
刘补明

柳林河位于尖草坪区、阳曲县交叉处，从地名上看，柳林
是一个多么富有诗意的地方。再加上清清河水，新开发的汾
河二库风光，早就令人神往了。去柳林河有两条路：一条是乘
太原——镇城底列车，在途中扫石站下车；一条是乘汽车沿汾
河二库专线即到，我们选择坐火车。

火车在丛峦中穿行，两边山野、村树飞速掠过，金色的秋
景让人振奋。扫石小站点缀在丛峦雾霭间，走在长长的站台
上，犹如走入一幅蜿蜒的秋山图，又似简约的写意画。

“水碧山青塔影斜，群峰高处立悬泉。柳林最是晨晓日，
双轮相映辉满天。”出车站，过隧道，下一陡坡，就是柳林河
了。时令虽已近深秋，但满坡的红叶还未凋尽，偶尔向阳背风
处仍有绿色。转过一个山头，眼前突然一亮，境界豁然开阔。
但见波光粼粼，船影点点，塔寺倒映，垂柳半掩，好似江南水乡
入画来。一轮朝日照耀在水面上，像燃烧的火焰，又像碎金闪
烁。再往前走，过一座不知年代的石垒门，迎面山崖上有“天
地造化两黑洞”。上洞陡峭，高不可攀，下洞虽在半崖，但荆棘
丛中有一条小路。石洞幽深，顶端岩缝亦深不可测。

柳林河整个地段由西南向东北蜿蜒崎岖约 8公里长，两
岸石峰壁立，姿态众多，有的似舰艇，有的似驼峰……我们一
路欣赏着，感叹着。前面隐隐的桃杏林中，掩映着一个村庄，
远看古柏参天，肯定是一处好所在，我们不由得加快了步伐。

游罢北岸，我们又去柳林河南岸的悬泉寺参观。涉过河
滩，有约半里长的临崖临水路，库水碧波荡漾，深不可测，走起
来必须十分小心。前面不远处是“河神庙”，渡口停泊着几只
小船，河面上漂浮着群群鹅和鸭，或排成一行行，或组成一队
队，惬意地游着，时而嘎嘎地叫着，很是有趣。

眼前正在修建的汾河二库枢纽工程大坝高 84米，雄踞隘
口，百川汇流，形成方圆几百里内最大的水域。大坝顶高高的
现代化标识，直指蓝天。届时，汾闸一开，库水哗哗，下游流域
碧波万顷，缺水的省城也将如润甘霖。这是一件“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的好事啊！不知谁说过，“水是山的眼睛，山是水的
脊梁。”山水兼备的神奇景观，也为尖草坪区的旅游发展创造
了很好的条件。

悬泉寺是我市重点旅游景区之一，整座寺开凿在崖半间，
上有古刹层层，下有汾水潺潺，又有“古、秀、险、奇、野”之称。
寺建年代不详，据考，北宋崇宁年间就有“悬泉”题额，因山涧常
年有清泉点滴而得名。到明初期，晋王府将其据为己有，为晋
藩的香火院，专为狩猎游乐和供应柴炭之地。明成化年间，始
舍院为寺。清雍正时又拓展为上下两院，殿堂 40余间。现崖
壁上还可见到“悬泉胜景”“胜景壮亦”等题刻。最引人瞩目处
是寺对面山顶有一塔，青峰隐隐，塔尖高耸，为二库最美一景。

寺中还有一“平安壕”，相传为傅山先生当年为百姓治病
祛痛之所。这里支满了大大小小的护棍，据说能治腰腿疼，我
们也上前支了几根。拜谒过院中诸菩萨，沿着新修的悬崖栈
道，我们攀铁索，登旋梯，层层而上。从一巨石相叠的通天洞
口钻出，顶上松林丛中，新设帐篷、毡房座座，可供游人歇憩，
很有情趣。

峰顶遥望，库区建设历历在目，柳林秋色尽收眼底。古诗
云“晓来谁染霜林醉”，面对如此佳山佳水，面对劳动人民创造
的“高峡出平湖”的奇迹，怎能不让人感叹万分，流连忘返。

晓来谁染柳林醉
邢育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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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我在极度的疲惫
之下，开始思索人究竟应该怎
么活着的问题，同时感到了大
于身体上的劳苦的精神痛
苦。这时候，我的父母已经割
到地头折回来了，他们割麦子
的动作协调，步调迅捷，像是
两部精良的机器。我躺在那
里，惊奇地目送我的父母并肩
从我身边弯着腰刷刷地割过
去，感到了一种伟大和悲酸。
在北方农村，像我父母这样对
劳动习以为常的农民太多了，
他们在超越身体痛苦的同时，
达到了精神上的平和，一种带
有宿命色彩的达观情绪。我
曾经以为农民是麻木的，后来
知道不完全是这样的，他们是
认命的，本分的。假如你问起
一位农民：你是干什么的？他
会回答你：“受苦的。”我们那
里的农民都这样回答类似的
提问。这回答里没有任何抱
怨和不平的情绪，它只是一个

普通的回答，告诉你：“我是个
种地的农民。”有限的文化，不
足以使他们反思命运、审视人
生。而像我这样不能安分守
己受苦的人，多是由于脑子里
所学到的文化知识作怪——
学识使我的思想活跃，对生活
方式产生疑问，并最终背离了
祖辈的人生观。我坦承：我是
农民中的一名逃兵。

或者我不具备一个合格农
民的禀赋。夏收是农民最重大
的课题，而我却不能承受它带
来的压力。我第一次真正做一
名夏收劳力就付出了血的代
价。我 11岁那年，麦子长势喜
人，穗大粒圆，丰收在望，但天
气预报却带来连阴雨将至的坏
消息。对丰收的渴望和对灾难
的惧怕令农民们惶惶不可终
日。我父母终日守在麦地里，
看着麦子一点点变黄。他们与
邻地的农民聚在一起忧心忡忡
地看天，一次又一次拽下一颗

麦穗来用手掌搓开，吹去麦壳，
观察麦粒的成色。每个人都捻
一颗麦粒扔进嘴里，用槽牙去
咬，却总也听不到那象征成熟
的清脆的破裂声，而天边已是
黑云压山了。终于，他们决定
提前开镰——歉收总比麦子全
烂在地里好。就在这龙口夺食

的抢收关头，我接过了父亲递
过来的一把镰刀，第一次成为
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农民。我努
力地按照父亲教的动作要领去
做：左臂揽麦秆，右手拿镰刀。
可能是那种紧张的氛围令我心
神不宁，也可能是尚青的麦根
韧性太大，我怎么也拉不动镰
刀。一着急，拼了命去拉，镰刀
却滑开了，锋利的刀刃轻轻划
过我的大脚趾，我只觉得那里
微微有点疼，低头去看，大脚趾
的指肚像蛤蟆叫一样张开了大
嘴，白肉外翻，血还没来得及流
出来，恐惧令我号啕大哭。很
久，父母才忧心忡忡地跑过来
问怎么回事。看到我的血把凉
鞋都弄湿了，脚下的土地变成
了黑色，母亲说：“你就不看这
是什么时候？！”父亲说：“指望
不上你，回去吧。”我满腹委屈，
弄不明白父母怎么突然不把我
当回事了，只好自己用一只脚
跳着逃回了家中。后来，那年

的麦子还是被连阴雨泡在了地
里，麦芽长得像豆芽一样又粗
又长，我们吃了整整一年黏牙
的面。回想那时候因脚伤逃避
了夏收的恐怖和劳苦，我当时
是深为自己的侥幸窃喜的。但
我不曾想到，我终究要成为一
个真正的农民，到那个时候，一
切都将无法逃避。

夏收中重要的另一项工
作是打麦，这活儿在累之外又
加了一个脏。麦子运到打麦
场上后，农民就成了矿工。麦
子上的粉尘将每个人露在外
面的皮肤都罩上一层厚厚的
黑垢，除了一口白牙，五官根
本无从分辨。我成为一名壮
劳力后，负责把脱粒机吐出来
的麦秸扔到垛顶的工作。一
把三齿叉，连续几个昼夜地挥
动，劳累倒算不上什
么，困倦使人也只会重
复那一个机械动作了。

事事如意 牛力 绘


